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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 

范从来 秦研 赵锦春
1
 

【摘 要】“十三五”以来，江苏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市)区经济快

速发展，绝对贫困消除。在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化新征样的新阶段，江苏需围绕现代化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聚

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协调两大主线，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当前，江苏区域共同富裕的主要制约因

素有：经济发展富民效应仍待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差距，区域协调瓶颈短板依然存在。未来江苏应夯实乡村振

兴制度基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乡发展协同度;利用主体功能区建设重塑区域

经济地理，推动沿江城市群组团发展，提升南北产业转移力度,构建省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城乡协同 区域协调 共同富裕 

一、区域共同富裕:江苏实现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一)对江苏阶段性共同富裕的判断 2020 年 11月，习近平主席视察江苏期间对江苏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建设“强富美高”

新江苏成果进行了集中检阅[1]。依据 2011 年及 2013年《江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和《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
[2],我们对江苏现代化实现度进行如下判断: 

一是经济发展向现代化阶段迈进。2019 年江苏人均 GDP 提升至 12.36 万元，超过小康水平人均 GDP 的 10 万元标准，接近

2013 年制定的人均 13 万元标准,完成度为 95.1%。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

重分别达到 2.7%和 44.4%,也接近现代化水平。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接近现代化水平。2019 年，江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95.7%,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51.3%,接近 2011 年 53%的目标值,完成度为 96.8%。 

三是城市化水平达到现代化标准。2019年底,江苏城镇化率达到 70.61%,超过 2013年设定的 70%的基本现代化目标。 

四是居民收入距现代化仍有差距。2019 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1056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22675 元,

达成 2011年制定目标值的完成度分别为92.82%和 98.6%,距离 2013 年制定的目标值则仍存差距。 

（二）现代化阶段江苏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最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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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距离基本现代化目标仍有差距。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居民增收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江苏率

先实现现代化的重点任务。 

现代化阶段的共同富裕蕴含着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更加关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如果说实现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是全面建成小康阶段共同

富裕的目标，那么，现代化阶段共同富裕的重点任务应是在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二是发展成果共享。在现代化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本消除，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调节功能

应得到优化，要重点解决如何通过提高城乡协同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实现区域共同富裕，促进发展成果共享。 

二、江苏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的优势条件 

（一）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 

1.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持续增长,物价水平平稳增长,失业率保持稳定。近年来,江苏经济始终保持持

续增长态势,人均GDP 从 2016 年的 9.67 万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2.36 万元。二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物价水平呈稳定增长态势。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江苏 CPI水平出现短期快速增长，在 2012 年之后保持平稳增长。三是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低位。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江苏城镇登记失业率出现小幅度上升,达到 3.22%。2013年至 2019年间，失业率始终保持在 3%左右。
[3]
 

2.人均 GDP 居发达省份前列。 

江苏人均 GDP始终居于国内主要发达省份的前列,略低于上海,但明显高于浙江、广东和山东。2015 年，江苏人均 GDP 为 8.8

万元，浙江、广东和山东的人均GDP 分别为 7.7万元、6.7 万元和 6.4万元。从人均 GDP 增幅看，江苏人均GDP 平均增幅也位于

前列（见图 1）。2016 年至 2019年间，江苏人均GDP 年均增幅达到 8.88%,高于广东的8.64%、浙江的 8.32%以及山东的 2.65%。
[4] 

 

图 1 2015年-2019 年国内主要发达省份人均 GDP比较 

3.居民收入逐年提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储蓄余额显著提升。2010 年,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60 万元，同比 2009 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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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2014 年则高达到 2.7 万元，同比 2009 年增长 3 倍以上。“十三五”时期，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5 年的 2.95

万元稳步增长至 2019 年的 4.14万元，年均增幅达到 8.79%o江苏住户人均储蓄余额快速增长,由 2015 年的 5.09 万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7.16万元，年均增幅达 9.31%。
[5]
 

（二）收入分配格局趋于优化 1.劳动报酬占比显著提高。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与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不断提升。首先，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保持持续增长。2009 年江苏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 3.59 万元,2019 年在岗职工工资水平快速增长至 9.87 万

元,增幅达 2.8 倍,年均增长率 16%。其次，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呈“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江苏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

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由 2009 年的 43%下降至 2010 年的 40.8%。2010 年以来，劳动者报酬占 GDP的比重则出现持续快速增长。2014

年江苏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为 43.3%，恢复至 2009年的水平，并在 2017 年之后再次快速增长。2018 年江苏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更是达到 45.7%,再创历史新高。
[6]
 

2.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步增长，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更为明显（见图 2）。2009年江

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06 万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0.8 万元。2009 年至 2019 年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平均增速为 9.5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则达 1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平均高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幅 1∙5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降至 2.25:1。
[7] 

（三）县（市）区经济协调发展 

1.县（市）区经济实力雄厚。 

江苏县域经济实力较强。2019 年全国百强县（市）之中，前四强均来自江苏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
[8]
其中昆山连

续 15年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一。2019 年江苏共有 24县（市）上榜百强县,浙江和山东则分别为 15个和 13个，广东则

为 1 个，地级市层面江苏百强区数量也在发达省份中处于领先位置。2019 年江苏地级市所辖百强区个数为 21 个,均超过浙江的

18个、山东的12个和广东的 15个（见图3）。 

 

图 2 2009年-2019 年江苏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及城乡收入比 

2.县（市）区协调发展态势明显。 

百强县（市）区在苏南、苏中、苏北的区域分布比较均匀，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效在江苏县域经济,尤其是百强县（市）区的

区域分布上得到充分体现。2019 年除省会南京之外的 12 个非省会地级市中，11 个地级市均有百强县。
[9]
从区域分布看,苏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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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各有 7个县市上榜，排名的平均位次分别为 10 位和 61位。苏中地区则有 10个县市上榜，排名平均位次为 37位。2019 年

江苏上榜的 21个百强区中,苏南有 13个,苏中和苏北则分别有5个和 3个区上榜,排名的平均位次分别为34位、42位和 70位。 

 

对比浙江、山东和广东之后则可以发现,2019 年，浙江百强县（市）集中在浙东沿海地区，共 14个，占浙江百强县的 93%。

浙西南仅金华义乌县（市）上榜，排名 13 位。广东仅有位于粤中的肇庆四会市上榜。山东百强县也集中在鲁东沿海地区，共 7

个，占比 54%。此外，浙江、广东的百强区分布也较为集中。浙江百强区同样集中在浙东沿海，共 14 个，占比 78%。浙西南百

强区集中在温州和台州两市，占比 22%。广东的 15个全国百强区更是全部集中在珠三角。山东百强区区域分布比较均衡，鲁东、

鲁中和鲁西分别拥有百强区 7个、3个和 2个,但整体排名明显落后于江苏（见表 1）。 

表 1 2019年中国百强县（市）区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的区域分布
[11]
 

江苏 苏南 苏中 苏北 

百强县个数 7 10 7 

排名均值 10 37 61 

百强区个数 13 5 3 

排名均值 34 42 70 

浙江 浙东北  浙西南 

百强县个数 14  1 

排名均值 34  13 

百强区个数 14  4 

排名均值 42  56 

广东 粤东 珠三角 粤西 

百强县个数 0 1 0 

排名均值 0 88 0 

百强区个数 0 15 0 

排名均值 0 30 0 

山东 鲁东 鲁中 鲁西 

百强县个数 7 3 3 

排名均值 31 53 62 

百强区个数 7 3 2 

排名均值 50 6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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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完整榜单结合各省份百强县所处地理区位整理。榜单参见杜弘禹：《中国百强县市

区地图出炉》，《记者观察》2019 年第 31期。 

江苏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以及县（市）区协调发展成效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新苏南模式的股份制改革。新苏南模

式中占主体的是股份制企业。股份制分散了资本供给者，促进分配合理化。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也在明晰产权的过程中获得有

利的财政支撑,政府有财力进行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社区产业协调发展。[12]另一方面,江苏省委省政府南北共建园区、土地

增减挂钩、城市群融合发展等具体政策的陆续实施为苏北落后地区带来更多转移支付，用于提高当地居民增收与公共服务体系

的完善。[13] 

（四）农村脱贫攻坚任务超进度完成 1.低收入户脱贫率稳步提升。2018 年，江苏共有 267674户贫困家庭,675383低收入人

口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6000元以上,244 个省定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8万元。2017年至 2018 年度,累计有 499667

户、1354166 低收入人口实现脱贫，共有 486 个省定经济薄弱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18 万元以上[14]。2019 年底，苏北 12 个扶贫重

点县经济薄弱村全部达标,12 个重点帮扶县区全部“摘帽”,提前全国进度 1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2.低收入户增收渠道逐步拓展。工资收入成为已脱贫低收入家庭主要来源。对苏北地区2407户低收入农户的随机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2019 年苏北五市低收入农户人均家庭纯收入达到 10096 元，比 2015 年的 4832 元增长 108.9%,年均增幅达 21.7%。工

资收入 4538 元，占比 45.0%。经营净收入 1804 元，占比 17.9%。转移收入 3329 元，占比33.0%。财产收入 425 元，占比 4.2%。

工资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同比 2015 年分别增长 195.6%、15.7%、338.2%和 102.8%。[15] 

3.脱贫攻坚成效位居发达省份前列。从省际比较看，江苏脱贫攻坚成效也较为突出。主要体现在:一是绝对贫困标准较高。

2015 年起江苏将绝对贫困户标准由 4000 元提高到 6000 元，明显高于同时期浙江的 4600 元、广东的4000 元以及山东的 3600元。

省定经济薄弱村全部实现“新八有”,集体经营性收入全部达到 18 万以上，标准同样高于浙江、广东与山东。[16]二是减贫人口

规模位居前列。2019 年底，江苏 300 万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收入超过 6000 元;821 个省定经济薄弱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全部超过

18万元。同时期，浙江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 80.5万人实现达标;6920 个省定经济薄弱村经营性收入分别达到 5万元以上。[17]广

东于 2020 年 6月实现了 161.5 万相对贫困人口达到省定出列标准。[18]2016 年至 2018 年，山东则累计减少省定贫困线标准以下

贫困人口 251.6 万人。[19] 

三、江苏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 

（一）经济发展的富民效应仍需提升 

1.居民收入增速仍待提高。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山东和广东,在发达省份中处于较高水平，但绝对值与增幅仍略低

于浙江。2015 年至 2019 年,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95万元增长至 4.14 万元，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由3.55万元增

长至 4.99 万元，超过江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3%。山东和广东则分别由 2.27 万元和 2.79 万元，增长至 3.16 万元和 3.90

万元（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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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年一 2019 年国内主要发达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21] 

“十三五”时期，江苏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仍低于人均 GDP 增幅。2016 至 2019 年间,江苏人均 GDP 平均增幅 8.89%,整体增

幅达到 40.4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幅达到 8.80%,整体增长 40.15%,略低于人均 GDP 增幅的 40.44%。而在 2016 至 2019

年间，浙江人均 GDP 平均增幅 8.32%,整体增幅 37.66%,低于江苏 2.4 个百分点，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幅达到 8.86%,整

体增长 40.4%,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同时期人均 GDP增幅[20]。 

2.居民收入水平有待提升。2016 年始，江苏居民收入中位数的同比增幅首次超过浙江，达到 9.3%,高出浙江 0.7个百分点。

2014 至 2017 年间，江苏居民收入中位数年均增幅为 10.1%,略高于浙江的 9.83%,但绝对值明显低于浙江。2014年至 2017 年间，

浙江居民收入中位数平均高出江苏 25%。[22]尽管江苏人均 GDP显著高于浙江，但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收入中位数均

高于江苏,这说明江苏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的程度亟待提高。 

3.城乡收入差距仍有缩小空间。江苏城乡收入差距较小，但始终高于浙江。在 2005 年-2010 年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是长三角地区省份中最小的且整体保持稳定。而同期，江苏城乡收入差距则呈现出较明显上升趋势,城乡收入比从2005年的2.33：

1 快速上升到 2010 年的 2.57：1,但从 2013 年始,浙江城乡收入比快速下降至 2.12：1,拉开了与江苏的差距。2019 年，江苏城

乡收入比为 2.25：1,浙江仅为 2.01:1,成为全国除直辖市以外城乡收入比最小的省份。[23]浙江城乡收入差距的快速缩小得益于

省内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与发达的民营经济。2013 年以来，浙江制定了更加维护市场主体权利平等的制度安排，如率先全面推行

户籍制度改革，率先建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体系,率先全面推进办事“一窗受理”向县、乡、村延伸，[24]最大限度消

除城乡间不合理的制度差别。[25] 

（二）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差距 

1.经济总量和人均 GDP差异明显。苏南、苏中、苏北的发展差距明显。2014 年苏南、苏中和苏北人均 GDP 分别为 11.7万元、

7.8 万元和 5.1 万元。2019 年苏南、苏中、苏北人均GDP 分别为 17.0 万元、12.4万元和7.4 万元，三大经济板块经济发展水平

差距较大。2019 年,苏北第一产业增加值产 GDP比重仍高达10.3%,远高于苏南的 1.6%；就业人口比重达 25.3%,高于苏南和苏中

的 6.1%和 17.2%。首先,2009 至 2019 年江苏城镇居民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比重均值超过 60%以上。[26]城镇制造业和服务业内

部的行业工资差距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27] 

2019 年江苏制造业平均工资最高的是烟草制品业，高达 197285 元,最低的是皮毛制品与制鞋业，仅为 56260 元。资本市场

服务业平均工资为 230954 元,住宿和餐饮业平均工资仅为 51977 元。尽管 2015 至 2019 年江苏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从 49.3%下降至 48.8%[28],但工资收入同样是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2019 年江苏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为

51095 元，是细分行业中工资最低的。笔者认为,区域间产业布局的差异造成了苏南和苏北的经济发展差距，高端制造业、生产

性服务业及科技金融等高附加值产业则更多集中在苏南地区，产业间工资收入差距也必然导致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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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发展差距仍大于浙江。在沿海主要发达省份中，浙江的区域发展差距仍是最小的。从 2009 年开始，浙江浙东北与浙

西南人均 GDP比值为 1.99：1,远低于江苏的2.91:1 和广东的3.72：l。浙江在2009 至 2015 年间，区域发展差距略有扩大，但

整体差距仍低于江苏和广东。“十三五”以来，浙江区域发展差距快速缩小,2016 年浙东北与浙西南的人均 GDP 比值首次下降到

1.91:1（见图 5）。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效经验可归纳如下: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都市圈互联互通。推进建成杭温高铁一期、

甬台温高速复线等工程,加快融入浙江“1小时交通圈”。强化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和其他中心城市的互联互通。

二是强化产业园区建设，构建现代科创产业集群。以“山海协作工程”为抓手，完成一大批以山海协作产业园和山海协作飞地

园区为载体的“飞地经济”与“逆飞地经济”园区建设。目前，浙江已形成10个山海协作产业园（示范区），省内 26个县参与

山海协作产业合作项目 10182 个，到位资金 4432 亿元[29]。三是延续区域发展战略一致性。自 2003 年开始，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提出“八八战略”以来，浙江就延续了区域协调发展宗旨，在坚持发展东部海洋经济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交通、科创

和生态的“三条廊道”一体化发展
[31]

。在持续性政策实施下，浙江不仅成为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其区域发展差距也进一

步缩小。 

 

（三）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瓶颈短板 

1.“盆地化”经济地格局明显。江苏横向中部，特别是北沿江地区横向协同能力较弱。纵向中部的泰州、淮安一线经济辐

射能力较弱。造成江苏经济地理格局出现“四周高、中间低，盆地化、空心化”的局面[32]。早在 2015 年,江苏就发布了《江苏

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年）》，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一带二轴，三圈一极”城镇化空间格局。2019 年 8 月，省委十三届六

次全会上娄书记首次提出“省内全域一体化”战略并指出江苏区域经济短板在苏北，苏中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应发挥更

大作用。目前城镇化空间格局已覆盖到 10个设区市，但沿江的泰州、沿海的盐城以及江海交汇的南通均不在其列，成为都市圈

建设的“盲区”。 

2.沿江东西向经济联系较少。目前，长江主航道已建在建公路、铁路、城市桥梁（隧道）共 18 座,公路通道 8 座。然而，

从客运出行目的看,过江出行以公务出差、休闲旅游和探亲访友为主，分别占到总量的 43.3%、19.1%和 17.4%,上班上学和个人

及家庭事务购物分别占 10%左右[33]。每周过江出行达到 6 次以上（上班上学）的通勤比例在镇扬、锡常泰、苏通区段分别仅有

4.8%、2.8%、1.9%
[34]

。表明跨江通道功能更多体现在中长距离交通而非短途通勤，沿江城市群东西向经济地理空间外溢效应仍

未充分发挥。 

3.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亟待补齐。一是县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不高。苏北部分县域交通以公路运输为主,且路网技术参数

不高,干线公路与农村公路未能实现互联互通，对外交通不畅。二是基础设施养护资金投入不足。苏中地区农村公路建设起步早,

早期建设道路都已进入大中修阶段，养护里程多，养护标准化水平逐步提高，养护成本日益攀升。三是“重建轻管”问题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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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苏北多地仍未建立农村基础设施的长效管理机制,部分地区在农村改厕、村居绿化、污水处理之后对于相关设施的管护、

保养以及维修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四是缺乏明确主管部门。县、镇两级暂无专门的农村公路管理机构，仍多由水利、建设部

门代管。 

四、实现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应对 

（一）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一是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做好承包地“三权”分置、宅基地“三权”分置及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确定权属关系,激活产权权能,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巩固和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

制度，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运行机制,激发农村土地资源向资产转化的活力。开展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试点。建立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风险基金、利用交易平台提供担保、支持商业性保险和担保机构开展相关业务等分散抵押贷款

风险。以赋权赋能为核心，探索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退出转换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激发城乡土地要素资源活

力，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公益建设用地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35] 

（二）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 2019 年 1月，省委娄书记指出，“江苏全面小康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在苏北，最大短板是低

收入人口”,要“补好苏北经济发展、农村低收入人口脱贫、农村人居环境、农村公共服务、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短板”
[36]
。应

顺应农业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需求，完善农业生产性设施。实现农村管网建设、垃圾处理、环境治理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管

护一体化。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为抓手,实现乡村道路、电力供应、信息通讯、环境卫生等基础设施量质同升。探索多样化

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配置,给予转出农业劳动力与转入地市民同等的教育、医疗与社保待遇，推进农民工市

民化。 

（三）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一是高位推动国家城乡融合试验区建设。立足“宁锡常”接合片区国家城乡融合试验区建设，

率先在部分地区开展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和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等专项改革。二是健全乡村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乡村招商引资功能。推动乡村与城市对等的交

通、信息技术与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37]。三是推进“万企联万村”，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为农村发展、三产融

合探索更多可行共赢模式。提升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乡土文明，完善乡村文化旅游服务设施建设。 

（四）功能区建设重塑经济地理一是改变传统苏南苏中苏北的区域划分方法，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淮海经济带

等战略为引领，依据“1+3”功能区发展战略，打破区域边界与行政分割，弱化生产要素区域性特征，促进其有序自由流动。二

是合理谋划高效、互补、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布局。调整行政区划拓展都市区（圈）中心城市空间。坚持人地适配，鼓励资源向

优势地区和优势行业集聚，促进区域承载力趋向均衡，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三是优化引导政策，实施差别化考核。坚持存量资

源谁挖掘、谁使用、谁交易，增量指标则随优质项目走，与地区主导产业发展规划紧密衔接的土地政策。剥离附属在户籍之上

的人口福利政策,实现人口自由迁徙。调整“一刀切”绩效考核机制，建立差别化考核机制。 

（五）促进沿江城市群组团发展通过沿海开发、江海联动、江淮生态经济带、大运河文化带等战略举措，密切纵向经济轴

带周边区域与中心区域经济联系度。鼓励苏通锡联合建设南通通州湾、南通新机场,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长江经济带集装

箱新出海口，贯通横向沿海与沿江经济板块,提升东部沿海经济带向内陆纵深延展的经济辐射能力与江海联动效应，形成“田”

字型省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强化苏东沿海与苏西内陆的整体开发，利用 G40 高速以及即将开建的北沿江高铁，打造北沿江先进

制造业走廊,建设与 G60科创走廊、G42高端智能制造走廊并行的长三角第三条走廊。将328 国道打造成北沿江快速干线，与312

国道构成“快速干线环”加快过江通道建设。推动扬镇宁马铁路东沿,与沪宁城际和跨江城际形成“城际环”，谋划苏中城际铁

路，培育城镇轴，联结苏南城际网络共同构成沿江城市组团城际铁路小环线。通过“串联东西、沟通南北”，将沿江地区率先

建成网络化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和畅达高效的城际综合交通网络,释放北沿江城市的“群效应”。 

（六）加大南北产业转移力度一是因地制宜，集中优势发展。苏北地区应明确南北产业园产业定位和发展重点,坚持“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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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产业集聚、功能合理”的规划原则，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实现“移业就民”。

二是坚持自愿合作市场化导向。建立以本地区优势及资源和产业特点、市场分工为根本的核心产业体系。支持苏南对苏北的资

源捐赠、项目投资与人才引进。三是注重营商环境转移与制度重塑。利用苏宿工业园、江靖工业园、宁淮特别合作区等省内 48

个飞地经济工业园区示范效应，强化苏北园区高标准营商环境建设,在精简企业办事流程、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引资服务能

力等多方面，优化“软环境”[38]。借鉴浙江等地区先进经验，鼓励省内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开展“逆飞地经济”试点，合理

让渡管理权给发达地区,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加速实现省域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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